點一盞希望的燈
名次：第三名

姓名：歐陽嘉

學校／機關：台灣大哥大公司

指導老師：
「或許在我們生命中

所有的暴龍都是公主

她們只是在等著看我們

美麗且勇敢地行動一次…」

—德國詩人里爾克(Rilke)

當全國大減刑頒布的消息一傳開，身為社工的我，滿心以為接下來的輔導個案，必定充滿一顆感恩的心，殷切期盼家裡男主人的歸來。然而，當我一腳踩進河堤邊那個夏天太熱、逢雨必漏的鐵皮屋時，不透光的客廳裡，孩子哭鬧聲夾雜在滿地的雜物堆之中，牆邊的醃甕一字排陳，空氣粒子懸浮臭豆腐那種難聞的薰臭。在諸神靜默的午後，整間客廳室內的光影變化和氣氛，讓人很難和一個提振更生人重生力量的溫暖家庭聯想在一起。

妳才淡淡地說，上次去監所看他，原本以為減刑了、特赦了，他會開心，願意重來，哪裡想到他的眼神竟出奇的空白安靜。他灰心的講，高牆外的世界是自由，更是誘惑，藥頭在外面、毒友在外面，他們隨時會找上你，慫恿你，回到沉毒品淪的異想世界，誰教人生這趟遠征多麼辛苦。

沉且，身體的藥癮可以戒治，但心底的呢？背負煙毒的案底，如何在競爭激烈的職場謀生呢？如果沒有工作，連飯都吃不飽，在太太和孩子面前就抬不起頭，那麼，他寧願將最後一點尊嚴，留在至少能餵飽肚子的大牢裡。

妳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我才從妳特殊的南洋口音裡，聽見生活難為的實際輪廓，和更生人五味雜陳的心情分佈。我開始好奇，一位外籍新娘好端端的，怎麼甘願下嫁煙毒犯的脈絡細節。

妳才靦腆的講，他初初時也不是這樣的。當初來越南講親的時候，他說自己是計程車司機，一個月收入三、四萬，這番話讓妳母親感到安心。她說在越南，計程車司機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行業，卻沒想到台灣司機收入比越南的高官還高，她呵呵笑誇台灣錢果然是淹腳目。

嫁來台灣之後妳才發現，開計程車並非他的本業，他是念工專的，廠房管理才是強項。然而，他服務的工廠惡性倒閉，其他相關性質的工廠紛紛外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最後成為政府擴大就業的輔導對象。但拘謹保守的他，卻嫌政府編派的工作粗重沒有尊嚴，諸如公路養護、清掃、資源回收、甚至看守公墓…，心灰意冷之下，寧願開計程車謀生。

卻沒想到這些年經濟太不景氣，計程車滿街跑，加上油價一週一個價，每個司機都叫苦連天。尤其他個性強，不願靠行，因此無法在固定的辦公大樓、高級飯店前面和同業一起排班，只能在街上亂揀「散客」。加上那時老大老二相繼出生，每天睜開眼睛都是錢，為了養生糊口，他早也開、晚也開，累了就把車子停在路邊睡一下，忙歸忙，也盡可能抽空回家陪孩子玩騎馬打仗，但壓力的積累加上日夜的疲勞，為了提神，為了短暫紓壓，終於淪入毒品的禁臠。

他一直瞞著，直到有一天。

兩個兒子在床底下爬進爬出玩耍時，撿起一根針頭相互刺探，立即引起妳的擔心和驚慌。知道他染毒癮了，卻是家計的沉重負擔逼出來的，所以妳既心疼又心急，希望能外出工作，紓解窘困的經濟現況。

才發現工作要有身分證，但身分證的核發必須通過層層關卡。譬如政府要求妳必須提出一棟五百萬的房子做擔保，不然至少要有四十萬元積蓄的財力證明，並且要在帳戶內放一年才算生效。妳說那時的公寓剛剛賣掉，應該剩餘的錢，都控制在老公的手上，所以妳跟他央求，為了這個家好，讓他挪一點錢進妳的戶頭，沒想到竟無故挨了一頓揍，還說甚麼外籍新娘都是來騙錢之類難聽的話，事後妳才曉得，他當時賣房子說要替母親籌醫藥費，根本是騙人的，那些錢，早就充作毒品施打的花費上而所賸無幾。

所以，妳決定自己來。

除了更加地省吃儉用，還跟一些南洋姐妹借錢，湊足四十萬放進戶頭，眼見一年就快到了，卻被毒癮愈來愈重的他無意發現，不但被狠狠地一次提領光全換成毒品，而且惡言相向、拳打腳踢更是家常便飯。妳說妳不敢報警，因為妳知道，如果把老公惹火鬧上離婚，妳因為沒有身分，勢必遭到遣返，從此再也見不到孩子。

結果，一樣每天開車、每天賺錢，但拿回家用的錢愈來愈少，甚至到處借錢。最後，為躲避地下錢莊兇狠的討債手段，他愈來愈少回家，每次都偷偷摸摸的，一回來就是抱著孩子痛哭。

誰會想到，那麼小的毒品劑量，竟能癱瘓一個家庭，吸打毒品所付出的代價，根本無法計量。

後來他在一場車禍意外中，被警方查覺精神恍惚，有吸打煙毒的嫌疑，經驗血證據確鑿，送進勒戒所強制戒治，妳說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只好自己想辦法生存。妳非法打工，一家小吃店一家小吃店的更換，為擔心遭警方盤查，只能待在廚房，負責洗碗或者切菜。

日日擔驚受怕，妳覺得一直東躲西藏也不是辦法，想起一位好心的外省伯伯曾經教妳調製滷味，於是開始做起滷味生意，然後托菜市場的人到家裡來收。

妳說話時，二個兒子坐在一旁靜靜地聽，我不確知他們究竟聽懂多少，又明白多少，但我望見兩雙徬徨的眼神，裡面埋藏童真的孩子不應該有的複雜情緒，也許他們疑惑著，就要回家的爸爸，究竟是那個會陪他他騎馬打仗的、還是對媽媽拳腳相向的？

我們開始動手整理雜物，將滿地的衣物折疊整齊，合力將醃甕一個個挪往廚房，空出一個空間，留給孩子唸書寫作。此外，我用皮尺裁量窗戶的寬度，和妳一起將窗簾掛上，擔心光線太暗，還特地騎車買省電燈管回來裝以加強照明。臨走之前，還叮嚀妳那天記得穿喜氣一點，至少讓先生一回到家，有個視覺上的安頓。

我常在想，如此的棉薄久力，究竟能幫助多少？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能夠襄助這一群毒害下的暴龍變成公主，去美麗且勇敢地行動一次？

聖經（箴22:15-16）說：「愚昧迷助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對待更生人是否也應該如此呢？

我以為經文所謂「管教的杖」，是一種多面向教化工作的隱喻而已，重點在於管教、不在杖打。「管教的杖」其實強調一種嚴格督促與激勵的態度，那是一種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堅持，絕非標示威權的象徵。減刑特赦的原意，就是讓這些具備悔過自新質地的更生人，有一個浴火重生的機會。

然而，真正減刑的那一天，成為全國媒體的關注焦點，接納受刑人回家的溫情畫面大量占據新聞版面，但才短短幾天時間，就陸續發生煙毒犯相繼暴斃、故意犯案想要回鍋、甚至殺害台大教授的驚駭事件，引起媒體多方的撻伐和民眾普遍性的恐慌。

據報載，警政署隨即宣布這批減刑出獄的更生人列為轄區治安顧慮人口，並將調驗時桯由原本的半年一次，縮減到只要認為可疑就能進行調驗。減刑調例施行半個月，刑事局彙整各地警察機關完成全數九千七百三十二人減刑出獄更生人查訪，竟有二十人吸毒暴斃，六十九人出獄再犯被查獲，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二千九百五十七名出獄更生人行蹤不明。

這些表面上看來也許都是偶然的單獨個案，究其深意，卻明顯反映一個共同事實：減刑，讓更生人揮別高牆、朝回家的捷徑自由移動。然而，政府單位若無法提供良善的觀護和輔導就業措施，親屬未經充份的輔導和心理準備，就無法善待，結果，回家之路不但沒有更近，反而路程迢迢，甚至危機四伏。

就像一個看似簡單的輔導個案，其實涉及了反毒宣導、毒品走私稽查、失業輔導、外籍新娘工作權、家庭暴力、預防犯罪、單親管教、更生保護…等諸多複雜層面的社會議題，這是一項跨部會的浩繁工程，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不知凡幾，這是一條責任艱鉅的未竟之路。

夜還漫長，但我們應當無懼無畏；替家裡留一盞燈，讓迷路的更生人，知道回家方向。

替更生人心裡留盞燈，讓迷航水手找到光明陸岸。

替他點一盞希望的燈，才是平安回家唯一的路。

回家真好。

